  记承天寺夜游

第一场，室内，苏轼，童儿
十月的天气，楚地已是深秋，天气已经颇有些寒意了。

在简陋的住处，苏东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眠——他的脑海里，翻滚着乌台诗案李定、舒亶那群宵小的种种丑行；也想起了宰相王安石对他由欣赏到冷落和营救；想起了皇上把他贬到黄州做个只吃饭不干活的闲差——团练副使……他的心里乱极了，不禁长叹一声——内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情绪让他纠结不已。

苏轼干脆坐起身，披上衣服：“童儿，童儿——”
童儿应声：“老爷，”从隔壁进来，“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苏轼：“睡不着啊！我们去走走吧。”说着就要穿起衣服。

童儿：“老爷，都什么时候啦？我们还去哪啊？”
苏轼：“嗯，去哪？——去看看张梦得先生吧，或许他也睡不着呢……”
童儿：“啊，要是张老爷睡着了那岂不是太失礼吗？……”
苏轼：“快去掌灯吧——”
童儿张张嘴想说些什么，最后却没有说出来：“是——”出门去了。

第二场，室外，苏轼，童儿

“今天的月色真好啊……”走出门，苏轼抬头看看悬挂中天的明月，感叹道。

“老爷，过三天就是十五了，这月能不好么？”童儿提着灯笼，也看看天，回道，“老爷，有点冷呢，还是不去吧？”
苏轼看了看童儿，又看看灯笼，说：“你去加件衣服吧，顺便把灯笼也放回去，莫辜负了这么好的明月，呵呵……”
童儿诧异地看看苏轼，缩缩脖子应了一声：“是”转身往室内去了。

第三场，张怀民住处承天寺 庭院

张怀民和书童，书童坐在寺院的台阶上靠着院墙打盹。张怀民在庭院中，手里拿着一册书卷徘徊，一会仰头对月，一会沉吟不已：“……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……”
苏轼：“梦得兄，梦得兄……你果然没有睡啊！……”寺门外传来苏轼的声音。
张怀民惊讶地长着嘴，接着粲然大笑：“哈哈……东坡兄好雅兴啊，这么晚还踏月访客啊，哈哈……”张怀民打开山门，让进苏轼主仆二人。
苏轼（跨进门）：“我来时就说你未必已睡，果不其然啊！”
张怀民：你这雅兴，足可媲美雪夜访戴呢——只是我当不起戴安道啊！哈哈……
苏轼：“王徽之是何必见戴，我是必定见张呢！”
张怀民：“你来得好，我正读太白的“对影成三人”呢，可巧你来了，看来我的运气可比太白好多啦！”回头对正打盹的书童喊道“小宝，你去煮点茶来，我要和东坡先生煮茶论赏月！呵呵……”
书童睁开朦胧的眼睛：“啊？哦——是，老爷。”
苏轼对童儿：“你也去帮忙吧。”
童儿：“是，老爷。”和小宝一起进寺去了。

张怀民请苏轼落座石凳，苏轼摇摇头：“秋凉正浓，石凳不是赏月佳处。如此美景，不如你我散步赏月啊！”

张怀民：“呵呵……东坡兄所言极是——不知老兄这两天可有好诗啊？我可是急着想读你的新文章呢！”
苏轼摇摇头：“梦得兄，这几天内心颇为不平静，没有什么好心绪写文章啊？”抬头看看月亮，“今晚好月色，不可无文章以颂之，如何？”
张怀民：“我也有此意，可惜，前有太白等大家，眼前有东坡大才，在下只怕眼前有景道不得，诸贤有诗在前头啊——大煞风景可就不妙了呀！”
苏轼：梦得兄太谦了！前人咏月，多悲戚之语。老杜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”是一种孤戚，张九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本是美景，奈何却来了“情人怨遥夜，尽日起相思”的思念之怨，看来还是张若虚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是没有辜负月之美好啊……
张怀民：东坡兄，你的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可是不输张若虚啊！刚才我还在感叹“影徒随我身”呢？此刻与老兄赏月，再听老兄高论，一片愁绪烟消云散啊！呵呵”
苏轼：莫非梦得兄也曾想起此前的风风雨雨？

张怀民：奇谲诡异莫须有，一片丹心化苌弘。焉得不思不想啊……

苏轼：来时我将欲睡，却辗转反侧，不能成眠，才起来寻你。揣测梦得兄与我心有戚戚，果然矣。眼前宁静和平，月色清明如水，与你同赏如此美景，让我顿生一种释然，来时内心的一团乱麻此刻竟也了悟了。”
张怀民：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东坡兄去年写的诗正是你我此时的写照啊……呵呵

苏轼：四美具，“二难”并……，我看我们是两个悠游自在的“难”中人啊——
张怀民：“哈哈……老兄之言深得我心啊！此刻就有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，再加你与我实属“二难”，真真恰当不过啊……”
苏轼、张怀民大笑：“哈哈——”
   山坡下，几只受惊的乌鸦“扑棱棱”地飞起，绕树几匝，复又投入林中。月光似乎更明朗了，水银般泻在这庭院中，庭院竹柏的影子映在地上；微微秋风吹来，竹柏发出轻轻的沙沙声，那影子也摇曳起来，如真如梦…… 

今夜，如水、如诗、如画……
